第一期寶峰禪寺止觀禪修營
阿毗達摩第一講
經典的結集及巴利語的起源
瑪欣德尊者2009.04.10講於江西佛學院
好，我們大家一起合掌來禮敬佛陀：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三遍）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三遍)
各位賢友、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們，晚上好！
在這一次的禪修營裡，我們將會利用晚上的時間一起來學習“阿毗達摩”。把整個“阿毗達摩”的精要講完需要大概兩個月的時間，所以我們要求這一次參加禪修營的禪修者最好能夠全程參加，就是這樣的目的。因為如此可以把整個“阿毗達摩”完整地聽完、學完和掌握。
作為“阿毗達摩”，對於佛教徒來說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詞。說到熟悉，是因為我們說到的三藏裡面的《論藏》就是“阿毗達摩”。佛教的經典離不開三藏，其中的《論藏》就是“阿毗達摩”。而講到要說清楚“阿毗達摩”,能夠真的瞭解，或者說“阿毗達摩”到底講的是什麼？我想在座那麼多學佛的人，能夠很完整地、很清晰地解釋什麼是“阿毗達摩”、“阿毗達摩”講的是什麼，我想應該也不算很多。
同時，我們也不要被“阿毗達摩”所嚇倒。可能我們在接觸“阿毗達摩”的時候，好像“阿毗達摩”首先給我們的印象是很繁瑣，有很多的名相，是不是？也許我們可以說是這麼樣。但是如果我們瞭解了“阿毗達摩”之後，將會清楚 “阿毗達摩” 其實並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艱難、晦澀。
當然，如果我們對“阿毗達摩”感覺好像很繁瑣的印象，也許跟說一切有部，也就是小乘的論藏有關係。在北印度的迦濕彌羅國，在佛滅四百到五百年間，那裡形成了說一切有部（梵Sarvàsti-vàdin），他們發展出很發達的“阿毗達磨學”。
那些“阿毗達磨”師們在中國的古籍裡被稱為“毗曇師”。他們研究的“阿毗達磨”真的是很繁瑣。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一共有七部論，稱為“一身六足”。“一身”是《發智論》，“六足”是《集異門足論》、《法蘊足論》、《施設足論》、《識身足論》、《品類足論》和《界身足論》，所以稱為“一身六足”。在迦膩色伽王的時候，又舉行了北傳佛教的第四次結集，對三藏進行了注解，其中對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發智論》所作的注解，稱為《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這部《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翻譯為中文就有兩百巻，是唐代的玄奘大師翻譯的。當說一切有部把《阿毗達磨》的論跟注已經發揮完了之後，他們就固守成見，很固執、很死板地研究“阿毗達磨”。他們把“阿毗達磨”論跟注解用銅碟刻起來，封存起來，不給外面的人學習。
到了大概佛滅八百年左右，世親尊者（音譯婆藪槃豆）出世，他就從犍陀羅那裡就去偷學，跟一位悟入尊者偷學《阿毗達磨》。偷學了四年，後來給他的老師悟入知道了。之後，世親尊者就回到了犍陀羅，每天都跟他的弟子講《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並把每天所講的造一首偈頌，一共造了六百首的偈頌，稱為《俱舍論本頌》。當本頌流傳到迦濕彌羅國的時候，當時很多有部學者跟毗曇師還認為這是在弘揚有部論典的，他們就爭相去講。
後來，世親尊者把《俱舍論》的本頌造成八千頌的釋論。在那部釋論裡，引用了經部等部派的學說，駁斥了有部的學說。那個時候，有部的論師們才大呼上當：“其實這一部論是批評我們的，我們反而以為他是在弘揚。”後來有個叫眾賢(Saõghabhadra)的寫了一部叫做《順正理論》駁斥了《俱舍論》。這一部《順正理論》是站在有部正統的立場去駁斥《俱舍論》的。但由於他寫的太多，後來他又再把它寫成節本（精要本），稱為《阿毗達磨顯宗論》，這些是說一切有部的論。
後來，說一切有部又影響到了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在印度的大乘佛教只有兩大派：一個是中觀派，一個是瑜伽行派，其中瑜伽行派受有部的影響很大。玄奘大師到印度去學習瑜伽行派，在那爛陀跟戒賢(Sãlabhadra)學習瑜伽行派的時候，之前就在北印度打了很扎實的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論》。我們如果接觸了北傳小乘的論，就是說一切有部的論，會發現到有很明顯的辯論風氣，思辨性很強，辯論性、批判性也很強，這跟印度的學風有關。
如果是學中觀的人，我們可以說無論是中國或印度，哪裡都好，只要學中觀，他的批判性一定很強，是不是？學瑜伽行派的也是批判性很強，學小乘說一切有部，批判性也很強。為什麼？這跟印度的學風有關。如果你不去辯，你不能夠在印度的學界、佛學界裡面立足。正是因為這樣，在印度佛教發展出很發達的辯論學——因明。這一模塊就是北傳的論典，後來又被瑜伽行派吸收，然後形成了北傳的一套體系的論典。
但是南傳這一套體系呢？我們會發現：上座部佛教沒有因明。是不是？在座的這些比庫們有沒有聽說過上座部佛教有因明的？沒有！當我們去上座部佛教國家參學的時候，無論去到哪裡，他們都沒有什麼辯論的。“阿毗達摩”是拿來用的，“阿毗達摩”是拿來修的。所以我們不要一下子給“阿毗達摩”嚇壞了，認為學“阿毗達摩”了，我們的心會很複雜，批判性很強。不會！當我們學了“阿毗達摩”，會對佛教有很清晰的瞭解，有很系統的瞭解，而不是拿來批判，不是拿來批評，不是拿來看別人的是非。
雖然“阿毗達摩”很明白、很清晰地指出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但是它並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為了我們瞭解、看清楚世間，看清楚佛法的真相，所以我們大家不要怕“阿毗達摩”。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想要學好“阿毗達摩”，也不要怕，不要認為“阿毗達摩”很難學。我們可以說上座部佛教的“阿毗達摩”講來講去都離不開我們的身心，離不開修行，信不信由你。但是，確實因為“阿毗達摩”講的都不外乎是色法、心法、心所法。如果對修行來說，最終的目標是涅槃，但是對涅槃卻討論得很少。為什麼？這是屬�形而上的東西！“阿毗達摩”是要叫我們落實到自己的身心，再落實到修行上。當我們在講“阿毗達摩”的時候，會發現其實“阿毗達摩”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身心，跟我們的世界息息相關。要學習阿毗達摩，我們可以說，大家不用去看論典，大家也不用去背那些名相。有些人看了葉鈞居士翻譯的《攝阿毗達摩義論》，越看越糊塗，再去看Bhikkhu Bodhi（菩提長老）編寫的《阿毗達摩概要精解》，其實這本書並不難，但是有些人還是看不懂。
在這裡我跟大家說，如果要學好“阿毗達摩”，只要求大家做到兩項要求：第一、每次都來聽課；第二、在聽課的時候做好筆記，認真聽。只是做好這兩點，我可以說，當你過了這兩個月，也就是到六月份我們的禪修營結束、我們的“阿毗達摩”課程結束的時候，你將會發現：你已經掌握了“阿毗達摩”。“阿毗達摩”並不難學，所以不要被嚇倒，但是你要每次都來聽課，而且聽課的時候，如果你少了一節課，缺了一節課，你再聽的時候，有時候就會接不上，因為“阿毗達摩”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很嚴密的系統，如果我們聽了前面，不聽後面，或者聽了後面沒有聽前面，那你會覺得有些接不上。畢竟“阿毗達摩”是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同時要認真做好筆記，如果你能夠做好筆記，不用看書都可以，是這麼樣的。所以不要給“阿毗達摩”嚇壞了。
好，我們在進入課程之前就先講這些，先給大家做個心理準備，如果想要學好“阿毗達摩”，經常參加和做好筆記。
對有些名相，可以說“阿毗達摩”確實有很多名相，但這些名相並不難理解。因為一旦我們分析的時候，會發現幾乎“阿毗達摩”所講的那些所謂的名相，都是我們經常發生的，都是在我們這一副身心，我們每天都碰到的。比如講到五十二種心所，我相信每一個人、每一個眾生都有這五十二個心所。有些心，例如欲界心，我們經常生起的就是這十二個不善心跟八種善心，還有眼、耳、鼻、舌、身這些心。這些都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如果我們在學習的時候，跟生活聯繫起來，跟修行聯繫起來，你會發現到，其實“阿毗達摩”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說，不是拿來辯論的。好，那麼我們下面就進入“阿毗達摩”課程的學習。
我相信在座都是佛陀的弟子，都是佛教徒。對於佛教，我們是再熟悉不過的。自從我們接觸到佛教那一天，就跟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到底什麼是佛教呢？對於佛教，現在有很多的定義。有人說佛教是宗教；好像在二、三十年前，人家一提到佛教，就會想到什麼？封建迷信！是不是？但現在好了。然後在十多二十年前，趙樸老提出：佛教是文化。又有人說佛教是科學，有人說佛教是哲學；在十多年前，又有人說佛教是氣功，最近又有人說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那到底佛教是什麼呢？我們從它的詞源來講，佛教，巴利語叫做 Buddha-sàsana。Buddha是佛陀。不要讀成“不達”，那是錯誤的讀法。我們應該按巴利來讀，而不應該按照英文讀。是“布特”，或者“布他”都可以。這是指佛陀，佛陀就是覺悟者的意思。sàsana是教導、教法、教誨。例如：有一首偈叫Ovàda pàtimokkha講到：
Sabbapàpassa akaraõaü, 
kusalassa upasampadà.
Sacittapariyodapanaü, 

etaü buddhàna sàsanaü.
“莫作一切惡，
具足于諸善，
淨化其自心，
是諸佛教導。”
所以佛陀的教導簡稱佛教。
在經典裡面，我們通常看到佛教是用“如來的正法、律”或者“世尊的正法、律”這樣的字眼出現的。例如講到有善男子對佛陀的教法生起信心，聽聞佛陀的教法生起信心，於是他們從家到非家，於此法、律中正信出家，也就是說他出家成為佛教的僧人。
講到佛教，通常可以叫做世尊的正法、律。也就是說：佛陀的教法在佛陀在世的時候，包含兩大方面，一個是法，一個是律。法叫dhamma，就是佛陀的教導；律叫做vinaya，是佛陀所規定僧人、比庫、比庫尼應該遵守的生活規範。法在後世被結集為《經藏》和《論藏》，律被結集為《律藏》。法和律的關係是：法是指佛陀教導的法義、法理、義理以及修行的方法。律是指行為規範、規則，也就是出家人的生活規範，講到哪些應該做的，哪些不應該做的。我們可以說，法跟律就是佛陀教法中的理論指導跟生活的規則。這就構成了佛陀的教法。
佛陀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文字記載的經典，因為印度人的習慣是強於記憶而不善於書寫的，他們認為書寫反而容易褻瀆聖典，所以一般他們都是通過師徒口口相傳來記憶跟傳誦經典的。
有文字記載的經典大概在佛滅五百年後才出現的。第一次把三藏書寫成文字是在斯裡蘭卡。那個時候大概是公元前37年左右，在Aluvihàra那裡書寫的。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正法、律，是經過歷代的長老們口口相傳，再經過結集整理成文字經典的，但這些都是在佛陀入滅之後才進行的。例如1954-1956年，在緬甸仰光舉行了第六次三藏結集。結集就是大長老們聚集在一起背誦三藏，現在我們看到的所有經典，都是通過結集而來的。
在這裡我們簡單地談一談經典的結集。結集，巴利叫做Saïgãti，或者叫做Saïgàyana，意思是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背誦經典，稱為結集。
首先我們講第一次結集。第一次結集的時間是在佛陀入般涅槃之後的三個月時間。根據上座部佛教的傳統說法，佛陀入滅那一年是在公元前544年。現在所用的佛曆，即是從佛陀入滅那一年開始推算的。今年是2009年，佛曆是多少？現在還是2552年。如果到了新年之後，當然是印度曆的新年之後，開始就是2553年，現在還是2552年。在泰國依照周年算法，現在還是2551年，但在緬甸跟斯裡蘭卡是2552年。
根據上座部的說法，佛陀入滅那一天是在陽曆5月的月圓日，約相當於農曆四月十五那一天，也就是現在的韋薩節(Vesàkha Day)。佛陀入滅兩個月之後，即到了7月月圓日的第二天，僧團開始進入雨安居。在雨安居的第一個月，僧團對房子、住所和舉行結集的石窟——七葉窟進行了修理，準備結集的工作。從雨安居的第二個月開始，在馬嘎塔國（Magadha，摩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附近的七葉窟裡舉行了第一次聖典結集。
當時，舉行聖典結集的主持人是馬哈咖沙巴(Mahàkassapa)尊者，也就是摩訶迦葉尊者，一共有五百位大阿拉漢參加，這些參加者都已經是斷盡煩惱的。佛陀在世的時候，所有這五百位長老都親自聽聞過佛陀的教導，都具足了四無礙解智，也就是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辭無礙解、跟辯無礙解。也就是說他們通達了佛陀的教法，具有很高深的智慧，對佛陀所教導的法，無論是從字、從詞、從意義上都精通瞭解。而且這五百位大阿拉漢都是通過精選的，並不是說只要是出家人就歡迎你來參加。那個時候並不缺人，如果我們看過聖典就知道，當時精挑細選的，一定要能夠背誦三藏，而且一定要在證量方面達到很高，同時還要具足神通。但具足神通也有很多，一定要具足四無礙解。在結集的時候，就先由伍巴離(Upàli)尊者，就是優婆離尊者誦出了《律藏》，然後再由阿難尊者誦出了《經藏》。
為什麼第一次結集的時候先誦出《律藏》呢？因為在佛陀入滅的時候，當時馬哈咖沙巴尊者並不在場，他正趕往古西那喇城(Kusinàrà)想去見佛陀，結果在半途當中就聽到了佛陀入滅、入般涅槃的消息。那些還沒有離欲的比庫們感到很傷心。其中有一個年老的出家人叫做蘇跋達，他聽到佛陀入滅的消息之後感到很高興，他說:“賢友們啊，你們不要憂愁、不要悲傷，我們現在已經擺脫了那個大沙門了，他常使我們起煩惱:‘允許你們這樣，不允許你們這樣’，現在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馬哈咖沙巴尊者聽了之後，就決定在非法、非律還沒有達到強大之前，舉行法、律的結集。
到了結集的時候，馬哈咖沙巴尊者先徵求大家的意見。他說:“賢友們，我們現在應先結集什麼？是法還是律呢？”當時參加會議的大長老們都說:“馬哈咖沙巴尊者，律是佛陀教法的壽命，唯有律住世時，佛陀的教法才能住世！”因此大家推舉持律第一的伍巴離尊者先誦出《律藏》，然後再由阿難尊者誦出《經藏》。
不過,在第一次結集要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阿難尊者當時說:“尊者們，世尊在臨般涅槃前曾經對我說:‘阿難，假如僧團願意的話，在我去世之後，可以舍去微細又微細的學處。’”也就是說“小小戒可以舍”。於是那些長老們就問阿難尊者說:“賢友，當時你有沒有問世尊說:‘尊者，哪些是微細又微細的戒？’阿難尊者回答說:“尊者，我沒有問世尊說:‘尊者，哪些是微細又微細的戒？’”
於是，與會者各抒己見，說出自己的想法，有些長老說:“除了四種波羅夷之外，其他的都是微細又微細的戒。”有一些人又說:“除了四波羅夷跟十三桑喀地謝沙（saïghàdisesa，僧始終）之外，其他都是微細又微細的戒。”有的人又說:“除了四波羅夷、十三種僧殘跟二不定之外，其他的都是微細又微細的戒。”還有些人說包括了舍心墮，有些人說包括了波逸提.大家的意見不一樣。
於是，馬哈咖沙巴尊者在僧團當中說:“賢友們，請僧眾聽我說，我們的學處（戒律）跟在家人有關，在家人也知道:‘這個對你們沙門釋迦子是允許的，這個對你們是不允許的。’假如我們廢除了微細又微細的學處，他們將會說:‘沙門苟答馬（喬達摩）為弟子們制定的學處好象煙一樣（很快就消亡了），當他們導師在世的時候就學習這些學處，他們的導師一去世就不再學習這些學處了。’”
當時，馬哈咖沙巴尊者就在僧團當中做甘馬(kamma,羯磨)強調說： 

ßappa¤¤attaü nappa¤¤apeti, pa¤¤attaü na samucchindati, yathà pa¤¤attesu sikkhàpadesu samàdàya vattati.û
“尚未制定者，不應再制！已經制定者，不應廢除！只按已制定的學處受持遵行！”
這是對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教法的基本原則。
其實，這三項基本原則是佛陀在世的時候曾經反復強調的，如果我們看巴利的《經藏》跟《律藏》，就會發現佛陀其實也曾經強調過。例如在《長部》第16經 Mahàparinibbàna經裡，佛陀強調了如果想要讓僧團興旺而不會衰敗，其中的第三條就是：沒有制定的不要再制，已經制定的不要廢除,只按已制定的學處來受持遵行，這樣的話，僧團將有希望興旺而不會衰敗。
在《增支部》第七集裡，佛陀也同樣的強調；同時在《律藏》裡面，佛陀也曾經強調。所以現在有些學者跟有些佛學者認為這個是迦葉尊者的意見。其實不是！馬哈咖沙巴尊者只是把佛陀的意見在這個時候重新提出來而已。當馬哈咖沙巴尊者重新提出來的時候，得到了與會的所有大長老、阿拉漢們的一致通過。因為所有參加第一次結集的這些比庫們都是大長老、上座，所以他們的這一項決定就稱為Theravàda。thera的意思是上座、長老；vàda是觀點、思想、學說、主張，Theravàda就是上座們的觀點，上座們的主張，所以簡稱“上座部”。
我們也可以說，上座部的長老們堅持這三項原則：
1、佛陀還沒有制定的戒律，還沒有說過的法，我們不應該添加。 

     2、佛陀已經制定的戒律，已經說過的法，我們不應當廢除，不應當隨意地篡改和刪改。
     3、只應當按照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佛陀所教導的法遵行。
也就是說：上座部佛教認為只有佛陀才有資格制定戒律，因為佛陀具有一切知智，還有大悲智。唯有同時具足一切知智和大悲智的人，才有資格制定戒律。除了佛陀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這樣的資格，能夠同時具足這兩種智慧。所以，我們作為佛弟子，就只有遵循的份。也正是因為這樣，凡是堅持這三項原則的就稱為“上座部”。
所以當你們看到南傳比庫、南傳的僧人時，不要感到奇怪。例如我們穿的衣服跟現在的社會格格不入，是不是？我們現在還是穿著，在你們看來像是被單一樣。當我們拿著缽去托缽的時候，有的人會說:“誒，為什麼他要抱著安全帽到處跑來跑去？”因為，現在上座部佛教的僧人所穿的袈裟，要按照《律藏》裡的規定來裁剪、來割截、來染衣，然後拿來穿。
例如，當我們去到居民區的時候，必須要通披。在寺院、在山林或者在禮敬的時候，我們必須偏袒右肩，這些大家在看經典的時候，都應該能夠看得到。還有一些很細微的，例如說當我們用吃的食物一定要經過授與，要經過手授。不手授的話，寧可沒有飯吃。為什麼呢？因為佛陀規定的，我們就要做，我們是佛陀的弟子，我們要尊重我們的導師，要尊重戒律。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你看到上座部佛教有些現象，用現在的觀點看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請不要見怪。因為我們的原則就是按照佛陀，佛陀如何說，我們如何做。
到了佛滅一百年，也就是大概在公元前444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導致僧團開始有分歧。這件事情最後導致了經典的第二次結集，第二次三藏結集，地點在韋沙離城（Vesàlã，吠舍離城）。主持人是亞薩尊者，或者說亞薩·咖甘嗒咖子(Yasa kàkaõóakaputta)尊者。參加的人有七百位阿拉漢。
為什麼會導致這一次結集呢？
因為當時住在韋沙離城的瓦基族比庫向在家人要錢，他們在每個月的齋戒日，用銅缽裝了水之後，放在僧團中間，然後開口向前來的在家人要錢。他們說:“朋友們哪，你們給僧眾錢吧，僧眾們需要資財。”那個時候，有一位從西方地區來的阿拉漢叫做亞薩·咖甘嗒咖子，他見到之後，對那些居士們說:“朋友們，請不要給僧眾們金錢，金錢對沙門釋迦子是不允許的，沙門釋迦子不能使用金錢，沙門釋迦子不能接受金錢，沙門釋迦子放棄珠寶、黃金，遠離金錢。”但是那些居士聽了之後，仍然將錢佈施給僧眾。
當時，瓦基族的比庫們把所討來的錢收集之後，再平分給每一個僧眾，只要在那個地方住的，人人都有份，但亞薩尊者不肯接受。當地的那些比庫很氣憤，指責亞薩尊者，說他誹謗有信心的居士，使他們失去信心，要叫他向居士們去道歉，還要舉他的罪。
於是亞薩尊者就到其他地方，邀請了很多長老、上座一起來到韋沙離城，共同裁決這件事。據說前來參加裁決的一共有七百位比庫。由於人數太多，雙方都各選了四位大長老作為代表，共同來判斷瓦基族比庫們的行為到底符不符合佛陀的教法。當時在僧團會議當中一共討論了十件有關當地那些瓦基比庫認為是允許的戒律問題。例如說：把鹽儲存在器皿裡面，在沒有鹽的時候可以當食物來吃；又例如說，太陽過了正午兩指，在兩指之間還是可以繼續吃飯；可以使用沒有邊緣的坐具，（nisãdana,尼師壇）；特別是對於第十條——可以接受金錢這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佛陀入般涅槃才一百年，當時還有一位受具足戒已經一百二十年，即戒齡已經是120個瓦薩(vassa)的大長老，是地上僧中的長老，名字叫做薩拔咖彌(Sabbakàmã)，他還是阿難尊者的弟子，於是請他做僧中的長老。大長老們通過很嚴格的審核方法，一致認為瓦基族比庫所做的十種行為都是“邪法、邪律，偏離導師的教導”。
當參加集會的大長老們平息了這件事之後，決定再結集法和律，於是又花了八個月的時間重新結集了三藏。但是，本地的那些瓦基族比庫不肯接受上座僧團的如法裁決，他們另外糾集了一萬個出家人，說:“他們既然把我們的這些行為說成是邪法、邪律，但是我們人數更多，我們另行做表決。”於是他們另立僧團，另外編集了自己的三藏。從那個時候開始，佛陀的僧團就開始有了部派的分裂。當時由於參加第二次結集的是以長老、上座為主，因此稱為“上座部”，而瓦基族方面由於人多勢眾，所以稱為“大眾部”。
佛陀的僧團在之前的一百年是和合的，在教理上都是一味的，但是到了佛滅一百年開始就有了分歧。上座部堅持保守佛陀的教法，維持佛陀教導的傳統，但是大眾部認為佛法可以因時、因地做一些修改。大家在原則上有了分歧。上座部堅持說:“我們應當保守佛陀的教導，不應該隨意篡改！”但是，大眾部說:“佛陀的教導可以因時、因地做變通和發展。”這種原則性的分歧到了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大家不在一起共住，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於是，佛陀的僧團在那個時候開始（佛滅一百年開始）有了部派的分歧。
我們再看第三次結集。在佛滅兩百多年，印度出現了一位很聞名的大王叫做阿首咖王（Asoka,阿育王）。Asoka是“無憂”、沒有憂愁的意思。阿首咖王統一了印度，當時的版圖甚至比現在印度的版圖還要大，包括現在的巴基斯坦、尼泊爾、克什米爾等地方。
阿首咖王早年是個暴君，到處征戰，也殺害了自己的很多兄弟，奪得了王位。但是後來他受到佛教出家人的感化，信了佛教。阿首咖王信佛教之後，投入了很多的財力和精力來弘揚佛法，成為佛教史上很有名的護法大王。阿首咖王大力地弘揚佛法，對佛教的僧人很恭敬，每天都用大量的食物供養佛教的出家人。那個時候就有很多外道苦於生計，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們剃光了頭，穿上了袈裟，冒充佛教的僧人也來接受供養。當這些外道冒充了僧人、冒充了比庫之後，他們並不是想認真地學習佛法，卻把自己的見解、修行方法也混雜到佛陀的教法當中來，用自己的觀點和方式來解釋佛法，仍然還是修行外道那一套。
由於佛陀的正法受到擾亂，當時的比庫們不願意跟這些假的僧人在一起誦戒、在一起共住。當阿首咖王知道之後，感到很震怒，想要整頓，於是派一個大臣去整頓僧團。結果這個大臣誤會了阿首咖王的意思。當他去到寺院Asokàràma (無憂園寺)之後，命令那些僧人說:“你們一定要在一起誦戒，你們一定要和合。”結果，那些大長老們不願意跟外道、假僧人一起誦戒。結果那個大臣很生氣，把大長老逐個逐個抓起來，問他們說:“你們要不要和合？”那些大長老堅持就是不跟假僧人在一起，結果就把僧中的大長老一個一個地殺了。
後來阿首咖王知道之後，感到很懊惱，又沒辦法解決。最後他從阿厚崗嘎山(Ahogaïga pabbata)請了當時很有名的一位阿拉漢聖者，叫做摩嘎離之子帝思（Moggaliputta Tissa,目犍連子帝須） 大長老來整頓僧團。Moggalã是他母親的名字，putta是兒子，帝思（Tissa）是他本人的名字。印度人很喜歡在稱呼的時候把他母親或父親的名字都加上去，我們說沙利子，玄奘大師翻譯成舍利子，又稱為什麼？舍利弗，舍利弗多羅。弗多羅是梵語putra，巴利叫putta。所以當我們稱為舍利弗其實就是舍利的兒子、沙利的兒子。現在這個Moggalã之子，他的名字叫Tissa，也是這麼樣，就是他母親的名字加上去。
在淘汰外道、整頓僧團之後，摩嘎離之子·帝思大長老就在當時的首都巴嗒厘子(Pàñaliputta,華氏城)舉行了第三次結集，以阿首咖王為外護。這次聖典結集一共有一千位阿拉漢參加。在這次結集當中，完整地誦出了《律藏》、《經藏》和《論藏》。
在第三次結集之後，僧團又作出決定，派出九個弘法使團到印度國內外各地去弘揚佛法。其中第八個使團由索納(Soõa)尊者和伍答拉(Uttara)尊者帶領到達了金地(Suvaõõa-bhåmi)一帶。金地就是現在緬甸南部、下緬甸的達通(Thaton)到泰國佛統府一帶的孟族人所居住的地方。例如現在泰國的機場叫什麼機場？曼�的機場叫做Suvaõõa- bhåmi，就是金地機場，那一帶都是。泰國佛統府的泰語叫Nakorn Pathan。Nakorn Pathan是由巴利語Nagara Pañhama的泰語的轉讀，Nagara是城市，Pañhama是第一或最初，也就是佛統府是“最初城”或“第一城”。這一帶自古以來都是孟族人居住的地方。孟族人比緬族人更古老、更早，巴利語叫Rama¤¤à族。這一帶的民族分佈在緬甸的下緬甸，包括勃固，包括Mawlamyine（毛淡棉）和泰國中南部那一帶，這一帶的佛教很古老。孟族人相信，早在阿首咖王的時代，佛教已經傳到那裡，後來這一地區的佛教又傳到了緬甸，成為緬甸佛教的發源地。
第九個使團由阿拉漢馬興德(Mahinda)帶領到達了獅子島(Sãhaëa-dãpa)，也就是今天的斯裡蘭卡(Sri Lanka)。我們看一看，這是阿首咖王時代佛教的傳播圖。
當時的首都是巴嗒厘子城，這是首都，上面這個是Vesàlã（吠舍厘），下面這個是王舍城，當時的首都就在這個地方。阿首咖王當時派出了九個使團，從北一直到Yona。Yona相當於現在的北印度，當時是希臘人所居住的地方。然後到了西印度阿巴蘭答（Aparantaka），又到了南印度的案達羅(Andhra)和馬興薩曼達喇(Mahiüsamaõóala)這一帶地區。
根據阿首咖王的石刻記載，當時阿首咖王甚至派使團到達了波斯，乃至歐洲的地中海一帶地區，從阿首咖王的石刻裡面可以反映出來。
古代的波斯也叫做安息國，就是現在的伊朗。在古代安息國出了一個王子叫什麼？來到中國的，叫安世高。安世高其實就是現在伊朗人，他是安息國王子，到中國漢地傳播佛教並且翻譯了很多經典。那個時候，這一帶地區都是佛教很興盛的地方。例如我們剛才講到的，現在的克什米爾，當時叫迦濕彌羅（Kasmira），還有犍陀羅（Gandhàra)，犍陀羅也是佛教藝術的發源地，現在是屬�哪個國家？巴基斯坦。阿富汗當時也是說一切有部很發達的地區。咱們漢地的佛教就是從這一帶傳播過去的，但現在這一帶都是什麼國家？都是伊斯蘭教的國家。其中由索納尊者和伍答拉尊者帶領的第八個使團到達了這一帶地區，這一帶地區就是緬甸，後來佛教又擴大到這整個地區，叫做Suvaõõa-bhåmi金地。第九個使團到了蘭卡島（斯裡蘭卡），當時叫做獅子島或者叫做楞伽，北傳的《楞伽經》其實就是Lanka（蘭卡）的意思。由於第八個使團到達了緬甸和現在泰國這一帶，第九個使團到達了斯裡蘭卡，這一帶都是在中印度的南方，因此稱這一帶地區的佛教叫南傳佛教，南傳佛教是這麼樣來的。
由於阿首咖王所護持的佛教屬�上座部語系，因此傳到緬甸、斯裡蘭卡，並且一直流傳到現在的佛教就稱為上座部佛教（Theravàda）。
    在傳統上的上座部佛教國家一共有五個：它們是斯裡蘭卡、緬甸、泰國、老撾跟柬埔寨。現在在這一帶印度的東北部跟孟加拉國的東部，靠近緬甸這一帶是傳統上的上座部佛教地區。越南靠近柬埔寨的地方，也是上座部佛教的地區。還有中國的西雙版納和德宏州，這一帶在傳統上也流行著上座部佛教，這就是上座部佛教分佈的地區。
我們再來看巴利語的來源，我們講到三藏，上座部佛教的經典語言稱為巴利語，但是巴利（Pàëi)這個詞本來不是語言的意思，它是佛語或者聖典的意思，巴利語是屬�古印度中國，也就是中印度一帶地區的方言。這裡的“中國”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而是指佛教中國。
這個地區是叫做佛教中國。佛陀在世的時候，摩揭陀國的首都在哪裡？在王舍城(Ràjagaha), 從王舍城這裡往北走就是那爛陀(Nàlanda)，那爛陀就是沙利子尊者出生的地方，後來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大學，很有名的叫什麼大學？那爛陀大學。我們中國的玄奘大師去印度的時候，當時這一帶就是佛教非常興旺的地方，他就是在那爛陀大學留學的。再往那爛陀大學一直往上到了恒河邊，這條是恒河，恒河邊這個就是巴嗒厘子城，然後再過來是韋沙離（毗舍城），再過來這個是古西那拉（kusinàra古音譯拘屍那揭羅)，佛陀入般涅槃的地方。再過這裡就是倫比尼，菩薩誕生的地方。再過這，就是（Kapilavatthu）這一帶，是釋迦國的地方，叫做迦毗羅衛。這個地方就是沙瓦提(Sàvatthã）城，古代翻譯成舍衛城。
佛陀一生主要行化在王舍城，沙瓦提城這一帶，這個地方叫做Bàràõasã（巴拉納西、古譯波羅奈城），還有這個是仙人墮處。這個是叫高賞比(Kosambã，古譯憍賞彌城)。佛陀再往西最遠所到的就是現在大概新德裡那個地方。因為佛陀講《大念處經》是在Kammàsadhammaü這個地方，古代叫做古盧國（Kurå），這個是佛陀遊化最西的地方，最東的地方就在這兒，當時是叫昂咖。我們說到的佛教中國就是從這個地方一直到現在尼泊爾的南端，然後再到印度新德裡這一帶地區，這稱為佛教中國。這是佛陀覺悟的Bodhi Gayà（菩提伽耶）。這就是印度中國，去過印度朝聖的人都應該很熟悉的。
佛陀在世的時候，佛陀所說的就是這一帶的方言。佛陀是反對講梵語的，因為在《律藏·小品·小事》裡面記載，當時有兩個婆羅門出身的兄弟比庫，他向佛陀建議說：“尊者，那些比庫們，他們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身、不同家庭來出家，他們用各自的語言來汙損佛語。尊者，請讓我們用梵語來統一佛語。”梵語是高等種姓所說的話，比較優雅、高貴，不象那些低等人所說的話那麼粗俗。
當時佛陀就呵斥了他並且制定了一條學處，說：“諸比庫，不得用梵語來統一佛語。如果這樣做的話，犯惡作。諸比庫，我允許用自己的方言，自己的語言來學習佛語。”從那個時候開始，比庫們就用方言來傳誦佛語。佛陀在世的時候所說的方言是哪一種呢？就是這一帶的語言，也就是現在所說到的巴利語或根本語。
我們再來看第一次結集在哪裡？王舍城，是不是？第二次結集在哪裡？在韋沙離城，第三次結集在巴嗒厘子城。也就是說，三次結集都是在古代Magadha (摩揭陀國)的區域。佛陀所使用的語言跟結集所使用的語言，是什麼語言？必定是這一帶的方言，是不是？在第三次結集之後，以這種馬嘎底語為載體的佛教經典就傳到了斯裡蘭卡、緬甸跟泰國。雖然這些地方原先他們都有自己的語言，但是為了表達對佛陀的尊重，對聖典的尊重，當時的長老們不敢隨意改變佛陀的語言，於是就直接用馬嘎底語來傳誦經典，乃至一直到現在，所有南傳的比庫在誦經的時候，他們並不是用自己的語言，而是用巴利語。
但是巴利語是在佛滅一千年之後才使用的，古代一直都叫做Magadha bhāsā（摩揭陀語）或者叫做根本語，也叫做（Buddha-vacana）佛陀的語言。有些長老也很自豪地說這個是我們的sàvaka-vacana，就是佛陀弟子的語言。因為語言經常都會改變，後來摩揭陀語就在印度本土消失了。但是這種語言至今仍然在斯裡蘭卡、緬甸、泰國等地方被保留跟使用著。現在上座部的比庫平時他們不是講巴利語，這種語言只是拿來誦經、拿來記載經典，因此稱為聖典語或佛語。聖典就叫做巴利，記載聖典的語言叫做巴利語。巴利語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再看佛的弘化都是在這一帶地區，所以這一帶地區的語言就是現在所說的巴利語。當然了也有一些學者，他們根據一些考古的研究又有各自的意見，有人說現在的巴利語是屬�喬薩羅這一帶的語言，又有人說這是屬�阿槃提這一帶的語言。    

如果我們再去看看第三次結集之後，當時有九個使團，其中第九個使團Mahinda阿拉漢,把三藏傳到了斯裡蘭卡。Mahinda阿拉漢就是出生在阿槃提國的伍揭尼（Ujjenã），他小的時候在那裡長大，但是他是在摩揭陀國出家受具足戒，並且學習三藏的，所以現在的南傳佛教講的巴利語，還是帶有一點點阿槃提國的語言。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語言已經二千三百多年了，連一些地方口音又都帶有，那就可以證明這種語言保留的精確度是多少，連語言的某些地方口音都帶上，對於保持、保證法義方面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的巴利語就是佛陀在世的時候，中印度一帶的地方方言。
另外，現在的巴利聖典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聖典，巴利語也是佛教當中最古老的語言，即聖典的經典語。
不過，到了佛滅五百到八百年，婆羅門教就開始復興。特別是到了笈多王朝，當時的國王信仰了婆羅門教，他們把梵語當成國家統一的規範語言。那個時候佛教既要跟婆羅門教對抗，又受到國家王權的壓力。於是印度的僧人們就開始將流傳在各地，各種語言版本的佛教經典逐漸改寫成梵文，也就是用婆羅門的雅語來統一經典。但是在改寫的時候，他們又不是完全用婆羅門教的語言，所以就創造了一種叫做混合梵語或者佛教梵語的一種語言，這個是佛教特有的語言，但是它的語法跟一些發音都擁有梵語的特點，所以還是屬�梵語。
我們佛學院開過梵語課，如果大家學過梵文，又學過巴利，就會知道這兩種語言很相象，畢竟它們都是屬�古印度的語言，但是它們還是有區別。巴利語是一種很簡單的語言，它是屬�民眾語，發音也簡單，語法也不難，而且變化也很靈活；但是作為梵文來說就不同，它特別講究發音，講究音韻、文法跟格律，比巴利語要複雜的多。當然，梵語讀起來比巴利語更好聽，畢竟巴利語叫做俗語，而梵語叫做雅語。
那好，今天先講到結集又講經典的來源，我們明天晚上再一起繼續學習。我們從大到小，從佛教再講到經典，然後經典再講到三藏，再講到《論藏》，再由《論藏》進入主題，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學習“阿毗達摩”的。
好，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面大家一起來做回向：
Idaü me pu¤¤aü,àsavakkhayaü vahaü hotu. 
Idaü me pu¤¤aü,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abhàga,sabbasattànaü bhàjemi,
Te sabbe me samaü,pu¤¤abhàgaü labhantu.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願我此功德，為證涅盤緣！
我此功德分，回向諸有情，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